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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农业现代进程中的少数民族传统耕作技术
———对云南和山地少数民族刀耕火种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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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刀耕火种是农业发展历程中的一种重要形态 ,至今仍在我国边疆山区和民族地区以及一些国家

存在 ,正确认识和处理刀耕火种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就必须在认识刀耕火种历史演变及其内在规律的基础

上 ,挖掘刀耕火种传统技术的合理因素以及不同民族刀耕火种的文化底蕴 ,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

式对其加以改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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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一般认为刀耕火种就是原始农业形态 ,并习惯于把

刀耕火种作为判定和衡量农业发展水平的有效标准之一。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 ,这种农业形态为什么在 21 世纪的今天

还会如此顽强地存在 ,甚至在某些地区还比较盛行 ,如在云

南省的一些边远山区或民族地区至今仍在实行刀耕火种。

是因为至今没有在这些地区推广现代农业技术 ? 还是因为

这些地区存在着固执的“民族劣根性”? 事实的回答都是否

定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刀耕火种久久不能消

失而顽强地与人们观念中的现代农业模式相对立 ,并“长期

共存”呢 ? 既然一切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客观的原因和内在的

根据 ,从而我们就不得不再次把探索的目光投向刀耕火种这

一“历史遗物”。

一　刀耕火种的历史与现状

从古代开始 ,几乎世界各地的农业都把火耕作为一种十

分有效的农业生产方法来应用 ,直到今天 ,在世界的热带地

区火耕仍被普遍运用着 ,乃至 1960年时 ,估计有 30 %的耕地

是通过火耕的方法开垦出来的。[ 1 ]在泰国北部 ,尽管人们没

有详尽的火耕区域地图 ,但是经过推测可以认为 ,应用火耕

方法开垦出来的面积已经超过了 30 %。[ 2 ]

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 ,有关农业的文献古籍十分丰富 ,其

中尽管对刀耕火种也有记载 ,但大多却是三言两语 ,有价值的

并不多 ,但经过分析人们又不惊奇地发现 ,有关刀耕火种有价

值的历史文献记载又比较集中于我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 ,

并且到明代以后数量开始增加 ,如《海槎余录》一书对海南黎

族的刀耕火种的记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其书中记载曰 :“黎

俗四、五月晴霁日 ,必集众斫山木 ,大小相错 ,更需五、七日 ,皓

冽则纵火 ,自下而上 ,大小烧尽成灰 ,不但根干无遗 ,土下尺

余 ,亦且熟透矣。徐徐锄转种棉花 ,又曰具花 ;又种旱稻 ,曰山

禾 ,米粒大而香可食。连收三四熟 ,地瘦弃至之 ,另择他所 ,用

前法别治。”[3 ]与此相似 ,大多史料记载都把刀耕火种视之为

“蛮夷”之作 ,或归之为原始农业的落后劳动生产方式。对此 ,

人们已习以为常 ,并“合情合理”地接受了这一观点。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我国少数民

族情况大规模的调查 ,其中 ,云南作为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

多的省份 ,调查具有较好的典型性 ,调查的结果表明 ,云南省

25个少数民族中 ,2/ 3以上的民族都曾沿袭火耕方法在部分

山地进行农业生产 ,时至今日 ,就在大力推广农业现代科学

技术的同时 ,这种火耕方法仍在一些地区悄悄地应用。是因

为这些少数民族不知道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的好处吗 ? 事实

并不尽如此。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呢 ?

其实刀耕火种的“刀耕”与“火种”并不是完全等同的。

“刀耕”所强调的是农业劳动工具的运用 ,并由此而显示了它

所代表的农业生产力水平 ,毕竟劳动生产工具是代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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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最直接的标志。正因为如此 ,人们才依据农业劳动工具

的运用情况 ,把原始农业和传统农业划分为“刀耕农业”、“锄

耕农业”、“犁耕农业”这样三个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发展的

不同阶段和类型。而“火种”强调的则是对“火”这一自然力

的控制和应用 ,自古以来 ,人类就一直在不断地改革和完善

运用火的能力 ,不同时代、不同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人们对火

的控制和应用的方法和能力是不同的。因此早期人类运用

石刀、木刀进行刀耕火种 ,和现代人运用先进工具和方法进

行火种是不同的 ,尽管人们习惯于把它们都称之为“刀耕火

种”,但实质上两者却内含着自然规律认识程度的差异 ,同时

也体现着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

众所周知 ,农业生产不仅要遵守自然规律来进行自然再

生产 ,而且要符合经济规律来进行经济再生产 ,也即农业生产

要以最小的投入来达到最大的产出。为了达到农业生产的目

的 ,早期原始农业阶段受其生产力水平的制约 ,形成的只能是

与木、石工具的运用相一致的农业形态 ,这种农业形态最直

观、最具体的表现 ,就在于它所采用的特有的耕作制度 ,即与

刀耕火种生产水平相一致的“撂荒耕作”制。由于这种耕作制

通过砍伐林地并放火烧荒来开辟耕地 ,而且在开垦出来的土

地上种植 1至数年农作物之后就撂荒 ,然后以同样的方法再

去“刀耕火种”,并以这种方式循环往复 ,最终来实现其农业生

产目的。这样 ,“刀耕火种”所带来的后果就不仅仅是一个农

业生产的经济问题了 ,由于这种农业生产需要不断的砍伐森

林 ,从而它将与森林的保护、自然生态的稳定 ,以至人类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 ,尤其在人类反作用于自然界的能力

日趋强大的现时代 ,人与自然的关系已成了最令人惶惑和棘

手的问题。尽管“撂荒耕作”也可以挖肉补疮的方式一定程度

上为人们提供有限的物质产品 ,但毕竟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并

且目前我们有限的森林生态在人口日趋增加的沉重压力下 ,

正不断受到破坏 ,因此农业生产和发展应该避免破坏自然生

态 ,已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在人类已取得这样共识的同时 ,更

重要的还在于怎样去避免这样的弊端。这样 ,如何对待刀耕

火种便又不得不成为人们争论的一个焦点。

二　刀耕火种与生态保护

长期以来 ,居住于云南山区的少数民族 ,大多为刀耕火种

的民族 ,如独龙族、傈僳族、怒族、普米族、景颇族、德昂族、佤

族、拉牯族、布朗族、哈尼族、基诺族、彝族、苗族、瑶族等 ,这些

山地民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和刀耕火种的实践中 ,发展至今 ,

已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模式 ,对

比 ,尹绍亭先生作了细致的研究 ,并将这些模式分类为 :

1.无轮作刀耕火种类型。这种耕作方式的特点是一块

地只种一季作物便撂荒 ,当地人也将其称之为懒火地。这是

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刀耕火种 ,云南几乎

所有刀耕火种的民族 ,早期都主要以这种方式进行刀耕火

种 ,“撂荒耕作”是其特有的耕作制度。

2.短期轮作刀耕火种类型。这种耕作方式的特点是在

开垦的土地上连续耕种 2 年作物 ,然后让耕地休闲 7—10

年 ,待地力恢复后再行耕种。这种刀耕火种所采取的耕作制

度与前者不同 ,已不再是纯粹的“撂荒耕作”,而是具有“休闲

轮作”制的色彩了。

3.长期轮作刀耕火种类型。这种耕作方式的特点是连

续耕种作物的时间进一步拉长 ,一般是连续耕种 3—5 年作

物 ,然后让耕地休闲 10—20年以上 ,通常连续耕种的时间越

长 ,则休闲的时间也越长。[ 4 ]显然 ,这种耕作制度与短期轮作

刀耕火种类型的耕作制度一样 ,具有“休闲轮作”制的色彩。

从目前所掌握的以上三种刀耕火种农业所采用的耕作

制度来看 ,后两者都有农作物生产期和休闲期 ,并且往往是

休闲期的时间要长于农作物生产期的时间。因此如果只以

农作物的产量收获来作为这种农业生产的主要内容 ,其效益

将是十分低下与落后的 ,并且它还将严重地威胁自然生态的

平衡 ,尤其是威胁着森林生态的稳定。因此 ,从农业生产效

益和维护森林生态稳定的角度出发 ,如何处理好农作物生产

期和休闲期的关系 ,如何挖掘这种农业生产的潜力 ,就成为

云南山地少数民族刀耕火种农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实际调

查的结果表明 ,云南山地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已总

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尤其是在挖掘休闲期的潜力

上 ,创造出了具有新型刀耕火种农业特点的生产方式。至今

存在于云南刀耕火种农业中的休闲方式主要是 2种类型 :

第一种为自然休闲类型。这种类型主要是在休闲期不

投入人力、物力 ,也不进行人工植树 ,而是凭借云南省优越的

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 ,任由刀耕火种后残留的生命力较强的

树木自行生长 ,并以此来达到恢复地力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

森林生态 ,进而达到休闲的目的。这种自然休闲方式在过去

人口较少的情况下 ,基本可以满足山地少数民族生活的需

要 ,同时对森林的破坏也不是十分严重。即 :

刀耕火种 依靠自然界自我恢复森林生态 刀耕火

种

第二种为人工造林休闲类型。这种休闲不再是被动的

休闲 ,而是在农业生产期过后 ,人们于休闲期内有目的、有计

划地进行森林植被的恢复 ,以期在获取农作物产品的同时 ,

进一步提高休闲土地的质量和缩短土地休闲的时间 ,并有针

对性地获取经济林木的产品。即 :

刀耕火种 有计划地人工恢复森林生态 刀耕火种

显然 ,自然休闲类型仍属于“撂荒耕作”的农业生产方

式 ,是比较落后的 ;但对于人工造林休闲类型而言 ,它所谓的

“休闲”实际上已不再是纯粹的休闲 ,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经

济内容 ,并且其耕作制度实质上已演变成为了粮—林轮作

制 ,尽管它的技术仍可归之为刀耕火种 ,但这种具备了新的

内容的刀耕火种农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刀耕火种了。

例如佤族、景颇族、独龙族、怒族等云南山地少数民族都有在

休闲期种植水冬瓜树、漆树、松树等林木的传统 ,由于水冬瓜

树 5年左右即可成材 ,并且其树的根部长有根瘤菌 ,从而可

以起到固氮的作用 ,加之这种树落叶多 ,所以这不仅是一种

经济林木 ,而且可以有效地迅速恢复地力 ,甚至一些瘦瘠的

土地在栽种了水冬树后 ,土地也会肥沃起来。此外 ,一些云

南山地少数民族 ,如云南德宏州盈江地区的景颇族 ,传统上

甚至形成了将水冬瓜籽与陆稻混合播种的习惯 ,这实质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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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粮—林混作的耕作制度。

这些事实说明 ,少数民族并不是不开化的“蛮夷”之族 ,

他们在长期应用刀耕火种技术的过程中 ,同样包含了他们的

睿智与大量合理的经验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用生冷的眼光来

看待刀耕火种 ,毕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今天

的刀耕火种与过去的刀耕火种已不是同样的内涵了。

值得注意的是 ,云南山地少数民族并非是只知用刀耕火

种的方法破坏森林生态以谋求生活资料的民族 ,事实说明 ,

山地民族本身就是靠山吃山的民族 ,他们深深懂得森林对其

生存的重要性 ,他们甚至把森林看成是神祚的所在之地 ,并

将这种观念渗透于自身的文化和宗教之中 ,例如 :基诺族就

认为基诺族、布朗族、哈尼族、汉族、傣族都是从葫芦中产生

出来的 ;克木人则以 18种动植物为自己图腾崇拜物 ,这些图

腾崇拜物绝大多数与森林相关 ;爱尼人则不会忘记传说中曾

多次救过他们生命的森林中的那棵大树 ,云南山地少数民族

中类似这样的传说还有很多。正因为云南山地少数民族对

森林的热爱和尊重 ,因此云南山地少数民族才在千百年刀耕

火种的历史进程中没有把森林“斩尽杀绝”,这也是为什么直

到 1950年时西双版纳森林覆盖率可以保持在 75 %以上的一

个重要原因。

实际调查的结果还表明 ,云南山地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

在不断毁林开荒的同时 ,也在尽力保存和恢复森林植被 ,努

力使森林生态与作物生产协调 ,这种努力使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思想和行为通过他们的宗教、祭祀而在长期的历史进程

中被沉淀下来 ,形成了与刀耕火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特殊的

云南山地少数民族的农耕文化 ,千百年来这种文化和宗教一

直规范着当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例如 :哈尼族、傣族都有

把森林划分为寨神林和勐神林 ①的习俗。所谓寨神林 ,即寨

神或氏族先祖居住的地方 ;而由多个村寨构成的自然部落集

居地或自然区域 ,则有这个区域的勐神林 ,勐神林里居住着

部落的祖先。因此 ,寨神林和勐神林内的一切动植物都不能

伤害 ,包括其中的土地、水源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即便是树

上的果子、树叶和枯枝落到地上 ,也不能碰。如果谁违反了

规定 ,则将触怒寨神和勐神 ,其后果是给自己和村寨带来天

灾人祸。这种原始宗教和祖先崇拜的习俗和文化尽管有它

落后的一面 ,但通过这种方式 ,毕竟使云南山地少数民族在

很早以前就有效地创造和建立起了“自然保护区”。1958年

以前 ,西双版纳有寨神林和勐神林 1000多处 ,面积达 10 万

公顷 ,约占西双版纳土地面积的 5 %以上。[ 5 ]尽管当时没有

如今的森林法和与之相配套的各项规章制度 ,但渗透于云南

山地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与文化中的精神力量 ,使得这些珍贵

的森林资源与森林生态在工业化速度日趋加快的情况下 ,一

定程度上得以较好的保存下来 ,这不能不说 ,是习惯于刀耕

火种的山地少数民族为保持生态平衡所做出的贡献。

三　对刀耕火种的思考

早期的刀耕火种是人类谋求生存的一种原始农业形态 ,

而今天它却仍然是边境少数民族尤其是山地少数民族谋求

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基本的手段 ,诚然 ,由于各种原因 ,云南山

地少数民族一直承受着人口增加、生态破坏、与内地经济文

化差距拉大的各种压力。然而 ,他们仍然以默默的努力来改

进和完善与其农耕文化相适应的刀耕火种农业生产方式 ,并

以此来改善自身的生活和经济状况 ,这种努力已取得了令人

欣慰的成果 ,由此也向人们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

1.在工业化进程日趋加快的今天 ,如何看待刀耕火种 ,

尤其是如何看待边疆山地少数民族地区的刀耕火种 ,存在着

不同的立场与切入点。长期以来 ,人们往往习惯于以中原中

心论的先入之见来判断和审视现存的“刀耕火种”,特别在目

前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情况下 ,刀耕火种更成为了众矢之

的 ,然而就在人们批判刀耕火种的同时 ,是否也把一些合理

的传统农耕技术和文化也抛弃掉了呢 ? 毕竟一味的指责并

不能满足山地刀耕火种民族嗷嗷待哺的饥肠之体 ,如果我们

只把认识的眼光停留于自然生态而忽略了从“人本”的立场

来认识和解决山地少数民族的吃饭问题 ;如果我们不是以历

史和客观的态度来认识和看待发展中的刀耕火种 ;如果我们

不能充分认识刀耕火种内在的客观规律 ,并依其内部规律来

对其加以改造和利用 ,那么要想从根本上来杜绝刀耕火种必

将面临十分尴尬的境地。其实 ,从根本上说 ,这是一个如何

解决传统与现代、汉文化与山地少数民族文化两者关系的问

题。正本必须清源 ,我们只有放弃中原中心论的观点 ,设身

处地从山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和传统技术的

产生、演化和客观实际入手 ,在充分尊重山地少数民族传统、

发明和文化的基础上 ,正确地对刀耕火种进行改造、利用 ,才

会使刀耕火种向着有利于保持生态平衡和有利于发展经济

的方向有序地发展。

2.云南的山地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发展到今天 ,其生产

内容已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区别 ,大多数云南的山地少数民族

已经放弃了过去“撂荒耕作”的习惯 ,进而采用了较为合理的

刀耕火种的粮—林轮作制或粮—林混作制 ,这种由云南山地

少数民族于实践中发明并广泛运用的新的耕作制度 ,既是发

展山区经济的有效模式 ,也是保护森林生态的有效手段 ,况

且刀耕火种除了其所具有的不利因素外 ,毕竟也还有能够较

彻底的杀死害虫和杂草的优点。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

入山地少数民族中去总结和挖掘这些宝贵的经验和传统技

术 ,而完全没有必要绝对地“言”刀耕火种必喊“打”,把刀耕

火种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打入“冷宫”,毕竟任何事物都是以

“扬弃”的方式向前发展的。

3.刀耕火种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农业生产类型 ,但实际上

却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 ,它涉及到特定地区、特定民族、特

定自然环境条件 ,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社会制度、文化、风

俗、政治、宗教等各个方面。因此要对刀耕火种进行改造 ,仅

靠自然科学技术去“独打天下”是行不通 ,也是不可能的。因

而我们在对刀耕火种农业技术和生态保护技术进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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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有必要从社会学、人文科学、经济学等不同的角度对刀

耕火种的社会背景深入进行研究 ,充分挖掘云南的山地少数

民族文化中合理的成分 ,如保存于云南的山地少数民族文化

和宗教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保护森林生态的传统

规章、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等有益的成分 ,并进一步将其改造

和发扬光大。

4.刀耕火种本质上是一种旱地农业类型 ,这种旱地农业

与水田农业相比 ,有着自身的局限性 ,主要表现为水田农业

以水稻种植为主要内容 ,只要具备水利条件 ,水稻生产比旱

地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的干扰相对要小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产量的稳定性。既然如此 ,地处山地的刀耕火种农业

能否也向水田农业转变呢 ? 其实 ,这也是刀耕火种农业努力

的方向和发展的归宿之一 ,而梯田农业就是云南的山地少数

民族睿智的结晶和刀耕火种农业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 ,例

如 ,云南元阳县哈尼族开创的梯田就被称之为人间最伟大的

宏伟杰作。事实表明 ,梯田的创立 ,有效地解决了刀耕火种

带来的各种弊端 ,它不仅有效地固定了耕地 ,而且抛弃了“撂

荒耕作”,减少甚至避免了水土流失 ,进而改善了山地民族的

生产、生活条件以及自然生态环境。因此 ,有计划地发展山

区的水利灌溉 ,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发展梯田农业 ,合理规划

林—粮生产比例和山地旱作生产与梯田稻作生产的比例 ,是

引导刀耕火种农业走向更科学、更合理的农业生产模式的重

要措施之一。

5.目前 ,在世界范围内仍有不少国家以刀耕火种方式进

行农业生产 ,尤其在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热带、亚热带的国

家都曾积累和发明了与刀耕火种农业相关的合理技术。例

如 ,泰国北部山区的民族在长期刀耕火种的过程中 ,形成了

以草养山和以草保持水土的技术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泰

国北部山区的民族用一种被称之为“Vetiver”的山茅草于坡

地上来“修建”类似我国的梯田。由于“Vetiver”这种山茅草

根系发达 ,十分抗旱并且生长茂盛而高大 ,从而当地民族将

这种山茅草成条状以一定宽度沿山坡由下向上间隔一定的

距离进行栽种 ,“Vetiver”这种山茅草便具有了梯田“田埂”的

功能。由于“Vetiver”这种山茅草在旱季时不会因缺水而枯

死 ,而在雨季时生长十分茂盛 ,从而在雨水和地表径流的冲

刷下 ,借助大自然的力量 ,日久天长 ,逐步形成了全生态的别

具一格的山坡旱地“梯田”。更为可喜的是 ,这种山茅草是发

展泰国手编工业的原料 ,收割下来后可编制成各类帽子、手

提包、坐垫等工艺品 ,成为发展泰国经济的一项重要资源 ,而

留下来的草茬不仅是坚实的“田埂”,而且又可再次萌发、生

长 ,成为稳定的草编原料。显然 ,这是一种合理的一举多得

的可持续发展的旱地生态农业的有效模式。这就告诉我们 ,

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中存在着大量宝贵的从刀耕火种农业

演化过程中发明的传统技术 ,只要我们虚心向这些国内外所

谓“落后”的民族学习 ,并总结他们的经验 ,从关心山地民族

的生存、发展的需要去认识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则刀耕火

种这一曾为人类生存、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传统农业 ,就

可以以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 ,进而在新时代为人类做出

其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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